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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創啟地區是福音還未普及傳揚的地區，卻不歡

迎任何人士以福音使者的身份進入，傳福音的人需

要以不同的身份前往。由於這些地區對聖經、基督

信仰的原本真理，甚至對基督信仰的文化和習慣的

認識，都有很大的差距，在當地從事福音工作就不

能一廂情願地以為理當如此了。

對基督信仰的誤解

筆者所服侍的地區算是個世俗主義的國家，也

有很多傳統的教堂(如天主教和東正教，東正教又分

敘利亞派和阿美尼亞派)，可惜當地人對基督信仰仍

是一無所知。由於他們大都是伊斯蘭信仰，從伊斯

蘭的傳統故事去認識聖經，往往自以為對基督信仰

瞭如指掌！

穆斯林從《古蘭經》的資料而得，以為基督教

相信的「三而一」，就是神、馬利亞和耶穌這三

位，所以他們以為基督教是三神信仰，又以為西

方人到中東旅遊，參觀馬利亞的墓地是去朝聖敬

拜。我們說到教會去敬拜，他們就以為我們在那裡

燒香，膜拜那些聖像，又或在聖職人員面前跪拜

求福。每次與他們談及這方面的問題時，我都表示

一無所知；最後，他們發現我這個基督徒對基督教

「無知」，無藥可救！既然我一無所知，他們就會

努力教導我甚麼是基督教，又與我分析伊斯蘭的好

處和合理性。如果他們肯定了基督徒是這樣的膜拜

偶像，那我應該怎樣表達自己呢？靜靜的告訴你，

我有多次向他人說我不是基督徒。他們既不知我的

信仰，我才有機會表達自己的信仰內容――我是相

信聖經、跟從耶穌基督的人。

在基督教世界裡，聖誕節理所當然的在12月25
日。一次，相約一位朋友在聖誕節來聚餐，我們也

安排了一些福音性節目，他一口答應會準時到來，

結果沒有出現。一週後，12月31日他穿著整潔的

衣飾，帶備小禮品，準時來到教會。幸好，我們的

場地仍有一點裝飾，但沒有特別的福音節目，也沒

有聚餐。交談了一會，才知道他以為聖誕節是在12
月31日。這使我想起初到工場在大學學習語言時，

遇上當地學生反西方的示威，校內其中一張海報上

寫著「12月31日與我們何干」、「十字架與我們

何干」、「陽曆與我何干」等標語，原來他們把陽

我不是個基督徒？
羅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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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十字架以及耶穌出生日的日子與西方政治連結

一起。在他們中間生活、分享信仰，需要很長的時

間去互相了解，建立信任。

對《聖經》的誤解

《摩西五經》、《大衛詩篇》、《耶穌的福

音》與《古蘭經》雖然被穆斯林稱為四大經典，但

在穆斯林的心中，顯然聖經的地位遠不如《古蘭

經》，甚至在某些極端的伊斯蘭國家把《聖經》列

為禁書看待，因為他們以為聖經曾被竄改。而在反

西方的氣氛之下，《聖經》又被人扣上「西方政治

宣傳刊物」的帽子。由於我們肯定這本經典有生命

的能力，也能改變人的生命，所以在分享福音的同

時，我們也分發《新約聖經》。但在一個被誤會或

誤解的環境中，要分派那本被視為禁書的刊物，實

有與社會為敵的感覺。記得當時我們跟進一些聖經

函授課程的學員，以郵遞方式寄送刊物，第一期課

程還好，郵件單薄，像普通信件。到第二期課程，

學員多要求得到《聖經》，以期直接閱讀。可是，

郵局恐懼有郵包炸彈，所以投寄郵包的，都要在

郵局內先打開包裹，讓郵務人員檢查，再在他面前

包裝，然後才接受投寄。每次打開這類包裹待檢查

時，總會引起哄動，因為整間郵政局內的人都知道

你寄出的郵包是甚麼。這個說那是政治宣傳刊物

不能投寄，那個說這些外國人在分化我們的國家；

左一句，右一句，好不熱鬧，壓力也相對增加。有

的郵務員一下便蓋印，把郵包丟到一旁，很快便回

復寧靜。但有的郵務員故意刁難，說這些郵件不合

法，那些郵件太重不能寄；有時爭辯一下便獲得通

行，有時他們謝絕接收和送遞，便要取回郵包，無

功而回！

在街頭派發聖經更要個別靜靜的進行，最好的

是帶備小膠袋，肯接受聖經的朋友，很多都要求

把《聖經》用膠袋包藏，以減輕他們面對群眾的壓

力。其實聖經是在當地印刷發行的，有一切的合法

文件，但奇怪的是，如果有人舉報或投訴，警察必

定把派發聖經的人逮捕，輕則整天盤問：這是甚麼

書？從哪裡得來？合法文件在哪裡？在哪裡收藏？

你有居留證或工作證嗎？在這裡作甚麼？……重則

立刻被遞解出境，不必經過審訊，從此不能再返該

國；又或拘留數天，等候法庭聆訊。筆者經歷兩次

同工因派送聖經而被遞解出境，要到鄰國去接濟

他；又或好友被帶到警局，我們在外等候消息，當

時的心理壓力和牽掛實在難以形容。

社會對信仰的理解

很多伊斯蘭國家在憲法上都規定有信仰自由，

理論上他們有信仰、傳教以及集會的自由，只是過

去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傳福音的人。然而，主流群體

天生是穆斯林，一些少數民族是基督教或猶太教背

景的，他們的信仰又自然與民族掛鈎，所以憲法上

的信仰自由被理解為民族自己信仰的自由。福音使

者與人分享福音，使人明白真理歸向神，當人要選

擇改變舊有信仰時，就成了政治的問題；信徒不單

被視為背祖忘宗，更有些被視為叛國。筆者服侍的

群體雖不至這樣極端，但他們所理解的宗教活動與

民族及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很多由宗教延伸出來的

活動成了社會行動，破壞力很大。所以，非傳統的

宗教活動一律由政治部處理。

記得筆者開辦教會聚會時，為表示我們沒有破

壞社會的企圖，一切是公開和合法的，所以主動的

去知會當地政府有關的聚會和活動，經過一系列的

簽名和蓋章等手續後，他們特地安排保安部與我們

見面，最後我們被帶到恐怖分子辦公室接受問話。

對，恐怖分子辦公室！因為他們非常恐懼由宗教問

題帶來的社會行動和破壞。其實，在眾多伊斯蘭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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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份子的恐怖襲擊行動中，多半發生在伊斯蘭國家

內，他們也是受害者，對這些恐怖分子以宗教為名

的破壞行為更討厭呢！

按文化和環境而行

伊斯蘭信仰是個宗教與生活結合的信仰，其中

五功(唸功、齋功、課功、拜功和朝功)都是生活上

的明顯活動，如果不履行這些禮儀，很快便會被人

發現。所以，能勇敢表明自己的信仰，離開舊的

路，歸回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談何容易！(當然有些

主張尼哥底母式的信徒理論會出現，是好是壞不在

這裡討論了。)所以在教會的聚會上常有參加者表示

受人排斥，因為沒有參與昔日的敬拜禮儀，很快便

被家人或好友發現，帶來很多問題。有時我們以為

要多探訪約見，表示關心和支持，卻可能帶來更大

的麻煩。曾有多次，探訪完畢後朋友給我來電話，

表示以後不便再去探訪他。因為探訪過後，他們的

鄰居或家人、同事總會問個不停：這外國人是誰？

在哪裡認識的？他的工作是甚麼？為甚麼來探訪

你？這麼有空？你們談甚麼？每週都見他嗎？……

當然，一些好客的會一起來交談，但稀客和常客分

別很不同：稀客會得到熱情的款待，但討論的話題

不會很深；常客可以深入一點，但鄰居的問題也較

多。

伊斯蘭的信仰是與生活結合的，如拜功就是每

天5次的朝向麥加敬拜禮禱，伊斯蘭曆的9月是禁食

月。是否每天禮禱，是否禁食，能勉強瞞過他人，

但不能瞞過家人。所以，他們常來請教如何作個合

真理的尼哥尼母式的信徒。因此在創啟地區事奉，

除了勇敢的作見証外，還要穩固地掌握真理，能分

辨何者是不能改變的真理，何者是較好的按文化和

環境改變的作法。

20年的工塲生活很快便過去，每想起開荒的工

作，常覺自己只不過是剛剛起步。在創啟地區作開

荒植會的工作，仍是漫漫長路，需要很多的毅力和

智慧呢！

（作者現為香港環球福音會總幹事，曾在創啟地

區事奉20年）


